
纵观郭雪波的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生长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的蒙古族汉子

对生养他的家乡无限热爱，他如那些与沙地抗争的人们一样痛心草原的一点点消逝。郭雪波

的作品中有一种粗犷的深情，文笔虽显粗涩，却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他如科尔沁沙地上

的苍鹰，从高空中久久凝视那片熟悉的土地并与它融为一体。从郭雪波的小说中我们能够以

一种更感性的方式感受到自然的惩罚以及人类与自然抗争的残酷事实。郭雪波的生态小说

是一面镜子，为我们折射出许多值得人类反思的问题。

冲突：人与自然的爱恨纠葛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始终怀有一颗感恩与敬畏之心。中国北方的游牧

民族自古就将长生天和长生地奉若神明。神秘的科尔沁草原上曾有成吉思汗的铁骑呼啸而

过，有努尔哈赤狩猎的飒爽英姿，也是辅佐三代帝王的孝庄太后的出生之地。然而令人痛心

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美景正追随古人而去，一同逝去的还有那感

恩和敬畏的心灵。郭雪波在他的小说《银狐》《狼孩》等作品中对人与自然的冲突进行了深入

的挖掘。

（一）“沙地”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郭雪波的小说创作中，所有的人物活动都是围绕着沙地展开的。一望无际的沙坨隔绝

冲突·回归·探索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生态小说评析

张子程 周 燕

内容提要： 蒙古族生态文学作家郭雪波以沙地为背景创作的系列生态小说

具有强烈的警世作用，作品以一种极为感性的方式让人感受到自然的惩罚及人与

自然抗争的残酷事实，折射出许多值得人类反思的问题。

关 键 词： 郭雪波 生态小说 反思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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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都市的繁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而纯粹。在此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人与沙漠

的冲突也就变得突出了。人类的盲目垦荒，使草原迅速沙化。自然也对人类进行了无情的惩

罚。在郭雪波的小说中，我们注意到有很多主人公的亲人或者自己在一夜之间被沙子吞没的

情节。一个村子可以在转眼之间消逝，不留下一点痕迹；人在自然面前变得渺小而无助，每一

个治沙人都有一段痛彻心扉的与沙坨相关的故事。《沙葬》里原卉的丈夫白海葬身沙海，《大

漠魂》中老双阳的家被沙坨无情吞没。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意在揭示人类肆无忌惮地蹂躏

自然，同时人类也接受自然更加猛烈更加残酷的报复。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人与自然可谓两败俱伤。不管是老沙头（《沙狐》），还是老郑

头（《苍鹰》），抑或是神秘的云灯喇嘛与白海（《沙葬》），还有秃顶伯（《空谷》）,这些人都与沙

漠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纠葛。他们总是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仿佛沙漠里突然出现的

一点绿色，珍贵而稀有。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同沙漠抗争，对沙漠的“恨”深入骨髓，进而化作一

曲悲壮的生命之歌。同时，他们也无限地依恋沙漠，都不约而同地对沙漠怀有一种敬畏之心。

正如云灯喇嘛所说：“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比它们高明的人，更应该带领它们一块躲过这

个共同的灾难，停止仇恨和杀戮，找出一条一块儿活下去的出路。”淤

（二）人性与兽性的冲突

在郭雪波的小说中，既有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有人性与兽性的冲突。如在小说《沙狼》中，

作者讲述了金嘎达老汉年轻时带领村子里的人灭杀沙漠里的狼。在这之后，仅存的一只母狼

叼走了金嘎达的外孙并养育了他，使他的外孙变成了一个狼孩。小狼孩被找回后，在人类母

亲的细心照顾下似乎懵懵懂懂地意识到了什么，并试图适应人类的生活。但在人们自以为小

狼孩人性复苏之际，母狼的几声嗥叫却让人类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个故事向人们展示了

人性是如何被兽性打败的。人类残忍地杀害了母狼的幼崽，母狼却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人类

的孩子。相比之下，人类的所谓人性就显得残忍和狭隘了。《沙狐》中大胡子老主任在沙狐为

了救自己的幼崽支起身体向他表示友好时，却开枪射杀了它，那一刻我们再次只看到了人类

的残忍与野蛮。

通过人性与兽性的比较，作者深刻地批判了人性的残暴。狭隘的利己主义，以自我为中

心的思想，遮蔽了人类的双眼；当人类自以为是地球的主宰时，所有的行为变得不可理喻。那

象征人类文明的枪，沾满的却是其他无辜生命的鲜血，赤裸裸的罪恶，其实是人类的自我戕

害。郭雪波的小说将人性与兽性放在更为客观的角度进行对照，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其实并不

比其他动物高尚多少，人自身也包含着人性与兽性的冲突；在面对非人类时，自身便陷入一

淤 郭雪波：《沙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 202页。

78



种矛盾之中。郭雪波的小说试图在此种冲突中寻找人与自然的出路。生态思想家唐纳德·奥

斯特（Donald Worster）曾指出，“今天我们面临着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但原因不在于生态系统

本身，而在于人类的文化系统。因此若要度过这一危机，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文化对自

然的影响。”淤人类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惜牺牲自然中的其他生命，

也没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只看眼前的利益。同时，人类过分地高估自己战胜自然的能力，蔑视

自然的规律。殊不知，不尊重自然，肆意地践踏自然，结果只能导致自然的无情报复和惩罚。

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人类的结果一定是很悲惨的。在郭雪波的小说《银狐》中，和银狐一起远

离人群的白泰尔和珊梅看似离经叛道，实则是人性的自然复归。

（三）人与自身的冲突

郭雪波小说中人与自然的冲突是明线，然而人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渐渐迷失了自我，人

自身的冲突才是一条易被忽视的暗线。《银狐》中的珊梅，由于自己不能生育而承受着巨大压

力；丈夫的厌恶，村民的欺辱，最终使她精神崩溃，最后她只能选择由银狐带着逃离人类而与

沙漠为伴。故事的情节似乎荒诞，但珊梅的苦难集中地体现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生存造

成的威胁，并由此转化为人类的精神危机。再加上现代文明导致人类信仰的缺失，人因精神

上的无所依托难以得到安全感，从而导致一幕幕悲剧。然而悲剧并不只在哈尔沙村上演，整

个人类社会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虽然科技为人类带来了进步，但忽略了日益严峻的生态危

机，加速了人类的全面“异化”。所以，作者在小说《大漠魂》中反思：“就是我们这些两条腿的

人，把黄沙这魔鬼从地底下释放了出来，没办法收回去了，不知道这是前人的悲剧，还是后人

的悲剧。”于事实上，在与自然的对抗中我们人类早已迷失了自我，那些残忍的猎人在杀害猎

物时是那样肆无忌惮，早已将人性中的善抛诸脑后，那些祖先交给的与自然万物共生的智慧

谁还记得？人类过分放纵自己，变得极为贪婪。因而，当我们读到《苍鹰》里老郑头的话：“沙漠

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珍贵，包括狼。我们这世界由万物组成的一大家子，一物降一物，相生

相克，少一个也不行，吓跑就行，不会再来了”盂时让我们有一种久违的感动。人和动物之间的

默契让人倍感温暖，而这种温暖也许才是真正的“和谐”———无所不包而又相辅相成，自成一

体而又相生相克。

（四）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

除了以上的冲突外，郭雪波的小说中还有原始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碰撞。在他的小说里可

淤 Donald Worster，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原

Press，1994，P27.本段引文为笔者自译。

于 郭雪波：《大漠魂》，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 198页。

盂 郭雪波：《狼与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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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见到对蒙古族的传统信仰萨满教和喇嘛教的描写，其中萨满教是蒙古人最早信仰的原

始宗教；它崇尚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和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在牧区长大的作家,他从小接受宗

教的熏陶，其作品中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思想的流露是深受这种宗教思想的启发。小说《大漠

魂》中的主人公荷叶婶与老双阳，一为“列钦”的继承者，一为“孛”的“沙比”。“列钦”和“孛”均

为萨满教的两个不同教派，其中男为“孛”，女为“列钦”，二者都是萨满教的法师。郭雪波基于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认识到原始宗教信仰的衰落导致人欲的不断膨胀，而现代文明的进步

则加剧了人类的贪婪；由于人类过度地向自然索取，才造成现在严峻的生态问题。反过来，随

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很多人都放弃了宗教信仰，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了原始文明的衰落。

小说《沙葬》中云灯喇嘛一生守护诺干·苏模庙。这座喇嘛教的传教中心，曾一度僧侣云集，善

男信女众多，而今却成了一座被沙坨掩埋的废墟。看似是沙漠的进犯导致寺庙的衰落，以致

消逝，但实际上最本质的还是人心中对自然的那份信仰和敬畏的缺失。云灯喇嘛守护的这座

庙具有象征意味，既有对原始宗教的坚守，同时也是对现代人类的启示：不管科技多么发达，

人的心灵终究还需要一个归宿。安代舞的衰退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阅读过《大漠魂》的人

一定好奇，简单的一个舞蹈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让荷叶婶拼上性命也要完成？安代舞缘起

于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南端的库伦，属萨满教舞蹈，是蒙古族用来驱鬼辟邪、消病免灾的一种

舞蹈。郭雪波在《大漠魂》中大量使用安代舞曲颂词，如“从北海牵来雨龙，从东海舀来甘泽。

从西洋唤来河婆，从南洋引来云朵，驱除旱魃! 驱除旱魃! 祭沙! 祭沙! 啊，‘安代’! 村民们跟

着他地动山摇地呼喊:把山梁的水引下来哟，唱它个一百天! 把甸子上的水引上来哟，唱它个

五十天! 驱除旱魃! 驱除旱魃! 祭沙! 祭沙! 啊，‘安代’! ”淤《大漠魂》中的这段“安代”唱词让

我们看到蒙古族先人将自然视为神明，寄希望于神明，认为神明是不可以轻易亵渎的，可以

帮助人们消灾除魔；我们也可透过这些文字感受到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人与自然之间息息

相关的默契与虔诚。浓浓的乡土气息形成了郭雪波小说最深入人心的部分，也是他小说的魅

力所在；祖先的智慧揭示了对自然的感恩，而现代人却将这份宝贵的财富彻底丢弃了。人类妄

想征服自然，凌驾于万物之上，那份狂妄使得草原变为了沙漠，这份教训足够惨痛，却并未使

所有人清醒，想必这正是郭雪波的小说总是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忧愁和无奈的原因。

回归：小说对生态问题的反思

（一）小说主人公对生态问题的探索

如果只是一味的诉苦揭露而缺少深入思考，那么郭雪波的小说就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

淤 郭雪波：《大漠魂》，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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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意义了。作者没有一味将笔墨集中在生态恶化的过程上。在小说的叙述中更多的是通过主

人公对沙漠治理的不断探索，为科尔沁沙地的未来寻找出路。从这个角度讲，郭雪波的“生态

文学作家”之名当之无愧。不管是那些看似“一根筋”的倔老头们，还是前赴后继治沙的年轻

人，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对沙地的现状进行反思，这既是小说中人物的困惑，也是作者和读

者的困惑。在《沙葬》中，云灯喇嘛到死还认为导致生态破坏的是宗教信仰的缺失，草原沙化

是因为人类对神明即自然的亵渎而遭受的惩罚，然而这部小说中代表原始文明的云灯喇嘛

和代表现代文明的白海以及属于大自然的白狼白孩儿却那样和谐地相处在一起，这看似无

意的巧合却暗含着作者对解决生态危机出路的探索。面对天灾，云灯喇嘛发出这样的感叹：

“人重要？那是你自个儿觉得。由狐狸看呢，你重要吗？所有的生灵在地球上都是平等的，沙

漠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一样可贵，不分高低贵贱”淤。这是云灯喇嘛对待万物生灵的平等观

念，也是作为有智慧的人应持有的风度。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人类的自私、狭隘和愚蠢

却使我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面对自然生态危机，人类该承担起何种责任，该有

何种担当呢？在小说《天海子》中，海子爷的生存智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反思。海子爷怀有

一颗仁慈博爱之心，他每次在湖里捕鱼，只捕五条，绝不贪婪，更不独享，他总是把捕到的鱼

同老雪狼分享，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多么的“傻”。然而，作者正是通过对这种“傻”人的描写和

刻画，反讽了当今人类的所谓“精明”：每天精于算计、贪婪自私、物欲极度膨胀，但精神空虚、

无聊落寞、精神问题频出。因贪恋享受而永不知足，失去了生而为人的那份从容高贵与责任

之心。作者痛心于人类的无知和贪婪，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总能看到人类那份“小聪明”在

自然这位智者面前如何演变为一场滑稽剧。人类如一个迷途的孩子走错了路，但这个错误的

代价实在太大，牵连的无辜生命太多。

（二）小说中的“生态伦理观”

面对全球变暖、干旱、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沙尘暴等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灾难，国外很多

生态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生态伦理学”观点，这个观点看似新颖，其实我们的祖先很早就

告知我们了。传统信仰中祭天敬神的意识看似愚昧迷信，其实含有一种生态智慧在里面。那

就是，面对自然，我们要常怀一颗敬畏之心。郭雪波通过小说中那些有良知和知恩图报的生

灵们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生态危机不仅只是环境的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不管是《沙

狐》的胡主任还是《沙葬》里的铁巴，他们都是嗜好掠杀生命的人。尽管他们猎杀了那么多动

物，可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但在良知上，他们也都明白自己是个罪人。就像云灯喇嘛为原卉

讲的故事“我侄子就像那个恶鬼，斩断别的鬼的生路，结果连自己的生路也给斩断了，善恶都

淤 郭雪波：《沙葬》，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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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念之差。”淤在郭雪波的小说中总有一种宿命轮回式的结局：人类伤害了狼的幼崽反过来

狼又将人的婴儿抢走，看到人类母亲的痛彻心扉，就能让我们体会到母狼失子后的痛苦与仇

恨了。但我们总偏执于“人为万物之灵”的说法，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强调人

的主体价值而忽视其他生命的本体价值，把其他动植物仅看作是任意猎取的资源，完全打破

了人与自然间本有的相生互依关系、平衡关系和平等关系，将人类的利益凌驾于自然之上。

殊不知，在地球这艘“诺亚方舟”上，不应只有人这一种生物。地球是生命共同体，不惟人类独

有，更非任人宰割。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思想意在提醒人们：人类既要遵守法律和道德，还要

遵守自然之法，不能肆意妄为断送其他物种的生命。大自然是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如果人

类为了自己过得舒适而掠杀其他生命，破坏其生存环境，最终伤害的是人类自己。人与自然

万物要想和谐共生，关键在于人类要学会善待自然。

探索：寻找人与自然的共同出路

法国生态运动先驱阿尔贝特·史怀泽在《敬畏生命》一书中提到，我们的灾难在于：它的物

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于它的精神发展。我们开发自然的能力与我们驾驭这种能力的精神水平产

生了极大的失衡。远古文明早已衰落，但与现代科技相适应的生态伦理机制尚未形成；自然由

于失去原始文明的看护，人类便肆意妄为起来。那么，如何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其

出路又在哪里？在郭雪波的小说中，作家对生态危机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一）回归传统信仰

作者相信传统信仰中的敬畏自然思想是极为可贵的。这在小说《沙葬》和《大漠魂》中都

有体现，不管是代表萨满教的荷叶婶和老双阳，还是代表喇嘛教的云灯喇嘛，他们的身上都

体现出一种人对自然的关怀和敬畏。在自然面前他们始终怀有一份谦卑之心，遵从自然的安

排，对任何一个生命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给予一种无私的关怀。在小说中，当荷叶婶忘情地

舞起安代时，安代所蕴含的抬头起身的那种引人醒悟的力量似乎也随着转动的双脚和舞动

着的手一起传递给了世界，这似乎是作者寄予的如老双阳用生命守护的红糜子苗般青翠的

希望。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海子爷那朴实却坚定的生命守护信念向我们叙述了这一道理，

“海子爷总是尽可能与天海子达成和谐，尊重它，融入它，谦卑地把自个儿当成全靠天海子的

恩赐养活的一个可怜的老汉”；“他每天从天海子里取五条鱼，多了不要，若是一钩上了两条

总数变成六条，他准把最后一条放回去。另外半斤以下的也一概放生。这是他的规矩。他认

为天海子有双眼睛在盯着他。天海子宽容但不能乱用这种宽容，取之于它就不能贪，不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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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玷污了它。”淤一个大漠中的老人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

（二）现代文明的自我救赎

作者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塑造了年轻的环境研究工作者，不论是为治沙事业牺牲的白

海，还是因为婚姻不幸而回归沙地的伊林，对这些既有过硬的技术知识又对沙地怀有深厚情

感的年轻治沙人，作者无不寄托着自己美好的期望。传统的宗教情怀结合现代的科技文明及

治沙人忘我的工作精神才能扭转生态继续恶化的颓势，所以在小说《沙葬》中，作者对白海的

诺干·苏模生物圈的描述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独特的文化视野，即，宗教情怀与科学合二为一，

或者科技的发展伴以一种对大地伦理的思考，二者殊途同归，最终弥合人与自然的裂缝，构

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维，复归大自然之魅，彻底消除生态灾难所造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结 语

郭雪波创作的生态小说博大而粗犷，但又不失细腻与温情。在那漫漫的黄沙构筑的科尔

沁沙地，那些质朴的、坚强的与沙地自然生态抗争而又和谐相处的人们与自然构成了一个情

味十足的文学世界。在这个用沙子构筑的文学时空中，有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激烈

冲突与妥协，也有浓郁的传统信仰和北方游牧文化绚丽多彩的共时性交织；但作者并非是一

个简单的壁上观者，而是深入自然生态中的探路者。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切身地体

会到他对自然生态未来的担忧，并在积极地探索自然生态未来的出路。他的创作充满激情，

文字有血有肉，饱含深情。许多小说贯穿着生态忧患意识，也因此而形成以沙地为创作背景

的独特的话语空间，而系列性格鲜明的“固沙人”形象塑造，也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

盾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迪。

本文为教育部 2011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民族文学意象的叙事性研究”（项目批

准号：11YJA751056）的研究成果。

（张子程,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周燕,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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